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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南溪湾
□赵开浪

一场细雨拉开了春天的序幕，撑

一把伞漫步在“S”形的南溪湾栈道

上，远处云雾缥缈青山如黛，身边随

处可见晨练和垂钓的市民。谁能阻

挡春天的脚步呢？该来的时候，她就

悄悄地来了。空气中、河水里、树梢

上，那是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新，是

一群群鱼儿的窃窃私语，是一只只小

鸟的欢快鸣唱。

随着今年元旦南溪湾公园主入

口的建成开放，四通八达的游步道把

山水串联，从高到低错落有致的一池

池涧水像九寨沟般令人神往，山顶山

腰的一个个亭台成了喜爱广场舞大

妈的“地盘”，还有现场演唱和萨克斯

的声音回旋林间山谷。南溪湾在3万

多平方米的公园加持下，一个个连贯

的“人”字形大门口在霓虹灯映照下，

显得更加美丽和优雅。万绿丛中的

蜡梅吐出一缕又一缕幽香，在料峭的

春寒中飘荡。

立春刚过不久，春姑娘的面纱正

被微风掀去，露出她俊俏的容颜。“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她

的手何等灵巧，盈盈一握，便把南溪

湾垂柳梳理得分外妖娆。“日出江花

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太阳从

“S”湾的东面冉冉升起，一江碧绿波

平如镜，就如诗人雪莱由衷感叹：“春

天在美妙的花园里升起，像爱的精

神，到处有她的踪迹；大地黝黑的胸

脯上花发草萌，相继脱离冬眠中的梦

境苏醒。”

今年立春有一朵最美的花儿绽

放，那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奥运

健儿争金夺银，抒写了冬奥会新的传

奇。这届盛会满载着人类追求幸福

与美好的愿景，就像勃勃生机的春

天，带给我们同样的鼓舞和希望。南

方少冰雪，孩子们不能像北方孩子那

样可以滑冰滑雪，幸好南溪湾这样的

大公园弥补了他们的一些遗憾。公

园主入口广场圆形设计，恰好成为轮

滑的运动场，一位位追风少年尽情驰

骋。随着教育“双减”深入人心，“眼

镜小哥哥、小姐姐”会越来越少，在春

光明媚的南溪湾重拾天真烂漫。“一

起向未来”，在未来的晨曦之中，让美

好的春天引领我们前行的脚步。

芳草渐绿，春天赴约如期。回望

南溪湾春节前寂静的十多天，恰逢疫

情防控关键时刻，自觉的广场舞大妈

“该静则静”，她们有的穿上红马夹，

成为志愿者为小区居民服务。南溪

湾的春天，自然之美和心灵之美相互

交融。如西虹花苑的李月爱不仅连

续多日义务守护小区大门，还在解封

后抽出几天暂停理发店生意，到相关

镇街区为参与抗疫的志愿者免费理

发。春天来临，李月爱每天早上又在

南溪湾开始了她的十公里越野跑，精

力充沛方能服务社会。

南溪湾的春天令人充满向往，那

是对生命的思索和期望，如梦中之

梦，是无羁的奇思，是孩童一般纯真

的幻想。

会吾中
(外四首)
□许梦熊

一只白粉蝶在花枝上舞步轻盈，

我跟随它走过遗忘的园圃

彼此没有惊扰，光与暗在叶面交汇

夏天终究是这样，温暖的世界

嘈嘈切切，像滚动的一颗星星；

人们各忙各的，重复每天应该把握的工作

我却不能有所进展，烧灼的肠胃

已经和忧伤相连，膝盖上

冒出鲜红的警告，别再放任自己

别再跟美好的幽灵窃窃私语，

专注于眼前的一切，它猎取我的记忆，

像个老千

偷走每一张我渴望翻身的纸牌。

不幸
我坐在我的艰难的日子中思考

这种缓慢的忧郁，

它像一只蜗牛在我的神经上

昼夜赶路，留下的痕迹形同车辙

让其他蜗牛顺着它继续徒步；

我不能远离我的好伙计，

沉默歌手的坏耳朵

有时我嚎叫，像一扇破窗户刮着风

因为宇宙是更大的问题，世上

也没有更好的安排，有时

我横躺在任何一块干燥的地方

想象自己在下雨，

想象我是被放倒的热带植物

一个大海从我这里刚刚动身离开。

信使
要是我的心上有这样一只小瓢虫

你不要害怕，它是我的苦衷

牢牢地扎根在幽暗中，

一封简短的信不为人知

浅薄得可爱，多么令人怀念；

我应该捏一捏那只小手

用力把它攥在自己的手心像一张电影票

重要的日子会随着汗水排出

我疲惫的身体，我已经胆小如鼠

不敢拥有非分的、远远超过我所估计的幸福，

尾声如此美妙，仿佛最初的一声“你好”。

回声
在你离开世界以后的任何一年

都是无须介怀的岁月，你同样在空气中停留

偶尔像一朵花从盆中绽放那样

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请你听听我的想法

死亡既不能让人清醒，也无法变得可以理解

它只是一个事实，如同孩子

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池塘，得到一个回声

我只为这种清脆的回声着迷，

我们是同样的波纹，在未知的地方互相扩散

却不知道彼此构成了一个回声。

学会快乐
我们持久地相信这个世界出了什么状况

却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它，学会快乐

在太阳底下和孩子一样行走

跟这个燃烧的世界打招呼，并且持久地相信

我们无能为力是最好的选择，

让星球安静地待着，不把它视作属于谁

或者其他神圣的使命所造就，

冬天转瞬即逝，唯独温暖你的事物不会衰亡。

南溪湾的春天令人充
满向往，那是对生命的思索
和期望，如梦中之梦，是无
羁的奇思，是孩童一般纯真
的幻想。

春到田庐
□朱礼卓

惊蛰已过，繁花即将漫过额头。

春色无边，河流波光闪烁，我们去坛

头看风起山青，风歇水绿，雨来小巷

梦呓般絮语，雨去蜜蜂欢天喜地。

到明招寺了解了明招文化之后，

我们的车子在“活字典”邬老师的指

挥下，来到武义坛头湿地。坛头村位

于武义县西北部，距县城8公里。下

车，拾级而上，迎面看到古朴的青砖

墙上“田庐”二字，不由得想起陶公的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走进一方窄窄的门，里面别有洞

天。厅堂、天井，一尘不染。厅堂三

面墙壁上挂着名家书法作品，正中间

摆着一张会议桌，桌子上一盆火红的

郁金香、一盘黄得通透的金橘迎接远

客。我们几个像孩子似的坐在宽大

舒适的红木椅子上，让摄影师留下精

彩，留下快乐。

还没快乐够，那边邬老师在大声

招呼了：“你们几个赶紧围过来喝水，

都老大不小了，还这么贪玩！”我们暗

地里一吐舌头，做个鬼脸。起立走过

去正儿八经坐下，茶已经泡好，呷一

口，茶是好茶，满嘴留香。其实，我对

喝茶并无研究，虽然嗜茶好多年了，

绿茶、红茶、花茶、乌龙茶、普洱茶都

喝，主要还是喝普洱茶。喝普洱，缘

于那次去云南，偶遇一高人，他说嘉

木为茶，茶之为物，人在草木中，为山

川灵禀，使人宁静。那时，我还真不

明白这其中的含蕴，只是从此喝上了

普洱。今天坐在田庐——一座300

多岁的老宅，忽而仿佛悟到了高人所

说的真谛。

一盅茶的工夫，那边又在召唤吃

饭了。站起来去吃饭时，路过弄堂，

见旁边一书屋，忍不住走进去，四壁

书架上满是书香。小冰先生介绍樊

登读书会每月一次在这儿进行读书

活动，果真见一块牌子醒目地挂在靠

门边的墙上。

我们用餐的雅间叫一品香，是一

间泥土垒成的房子，外面墙上留下一

个个大小不一的坑坑洼洼，由于连日

阴雨，有几处墙面留下雨水的痕迹，

墙脚长满青苔。走进门，却是温馨宜

人，红木圆桌，暖色壁纸，柔和的吊

灯。菜是土菜，做得精致可口，还留

有泥土的气息。席间，徐小冰说，他

是兰溪人，最早在永康一家企业工

作，娶了一位永康媳妇，现在武义经

营一家厨具公司。但喜爱诗文、酷爱

艺术的他被坛头的古宅、巷弄、炊烟、

古朴的民风所吸引，便决定在这里实

现他的田园诗梦。“我有田庐，可避风

雨；我有田庐，可致耕读。”这是他把

光裕堂取名“田庐”的初衷。

小冰先生说，坛头村历史悠久。

据《武义县志》记载，南宋宝庆年间(公

元1225年~1221年)，这里的祖先从

义乌迁往现址建村居住，至今有790

多年，朱姓为该村第一大姓。一听到

是从义乌过来的，我马上想该不会与

我是同宗的吧。我们金城川朱氏祖

先北宋时从义乌过来，于是马上对这

个诗意的地方多了一份亲切感。小

冰先生还提到清朝诗人朱慎是坛头

的祖宗，与李渔有过交往，他准备把

李渔引进田庐，为田庐诗意文化增进

更多历史的血液。说到李渔，我对他

也情有独钟，曾写过一篇《芥子园遐

思》，惊叹他丰富而独特的美学思想，

以心为乐的生活美学态度。每每读

他的《闲情偶寄》，他对生活细节的雅

致品味总是给我许多的启发。

撑一把伞，走在鹅卵石铺就的巷

道，巷道错落有致，木质门窗古典中

透着优雅，白墙灰瓦，绿树红梅点缀

其间，偶尔有松鼠从檐上出现，突然

又不见了踪影。听雨敲伞，恍若天

籁，恍惚间，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向我

踽踽走来，带着淡淡的忧伤，与我擦

肩而过，走到了巷子深处。脚踩在青

石板上，我深信，每一块青石板下都

一定有一个故事，或凄美、或圆满、或

感天动地、或流芳百世。故事中的人

隔着风帘雨幕，注视着过往的行人。

抚摸着小巷的墙砖，粗糙却温

婉。随便走进一扇门，就如同翻开一

册古书。站在幽暗潮湿的天井，望见

屋檐瓦楞上蒿草葱葱。凝神静听，听

到往事在院门间进进出出的脚步

声。红梅依旧热闹，她努力地伸出院

墙，把自己的疏影横斜展示给小巷深

处的人。

蒙蒙细雨，继续湿润着朵朵红

梅，花蕊的怀抱里嵌满了晶莹剔透的

幸福的珍珠。不知谁的手机里放着

《渔舟唱晚》，寂寥的雨巷顿时有了动

人心弦。意随，心醉，明朝的雨，清朝

的风。

从村头观景台往下看，一个用绿

色植物植成的大大的“孝”字映入眼

底，脑袋里突然蹦出刘恒，他以仁孝

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

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

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

过后才放心让她服用。他在位 24

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

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

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

期被誉为“文景之治”。一个国家的

发展离不开“孝”，同样一个村落的生

存也离不开孝，坛头人深深懂得“百

善孝为先”。

村子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同行

的邬老师说，这片松树林那时是用来

防洪的，现在倒成了一处景致了。走

进雨中的松树林，就像走进童话世

界，感觉自己变成一个小精灵，每棵

树都给我很多喜悦，晶莹的雨珠从针

尖上滴落，落在伞面上就像一首歌。

遥远的洪水轰鸣声幻化成烟雾，裹缠

住过客的脚步，透着清雅，带着风韵。

走在坛头湿地的小径上，看雨落

在枯黄的芦苇上，看雨抚摸着探头的

小草，看雨模糊了垂钓者的背影，看

雨笼罩了湖中的画舫，犹如水墨画一

般。风扑面不寒，雨沾衣不湿，温温

的，柔柔的，粘连着过往的人儿。

绿色，从眼角缓缓流出。

惊蛰已过，繁花即将漫
过额头。春色无边，河流
闪耀，我们去坛头看风起
山青，风歇水绿，雨来小巷
梦呓般絮语，雨去蜜蜂欢
天喜地。


